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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 盘陀路通向何方 

（一） 

第二天早晨六点钟，两辆由警卫押送的车子从拉福尔

斯监狱出来，向司法大厦附属监狱驶去。老百姓用生动有

力的语言称这种因车为“生菜篮子”。

闲逛巴黎街头的人，没有见过这种活动监狱的一定很

少。大部分书籍虽然只写给巴黎人看的，但是，外地人如

果能在这里读到对我们这种绝妙刑具的描写，一定会感到

满意。谁知道呢，俄国、德国或奥地利的警察部门，没有

“生菜篮子”的国家的司法机关，也许能从中得到教益。

某些异国如能模仿这种运送工具，对囚犯来说无疑是一件

好事。

这是一种非常难看的双轮马车，车身呈黄色，内壁衬

上一层铁皮，车箱分成前后两部分。前部有一条长凳，皮

革的凳面，背后有一块挡板。这是“生菜篮子”的自由部

分，是给一名执达吏和一名警察用的。一层坚固紧密的铁

丝网把后部与前部分隔开，铁丝网的高度和宽度完全与马

车一致。后部车箱与公共马车一样，两侧各有一条木凳，

囚犯便坐在这凳子上。马车后部有一扇不透光的门，门下

有一块踏板，犯人从那里被装入车内。

“生菜篮子”这个别名是这样得来的：最初，这种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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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四边透空，囚犯在车内被摇晃颠簸，完全像生菜在篮子

里被拨弄时一样。为了运送可靠，不出事故，车后有一名

骑马的警察跟随。如果车内运送的是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

犯人，那就更是如此了。因此，犯人中途逃跑是根本不可

能的。车箱内壁镶有铁皮，任何工具都无法破坏。犯人在

被捕或入狱时都已被仔细搜查，他们身上带的最多不过是

怀表上的发条，最多用来锯断铁条，但对平面就没有用处。

所以，巴黎警察部门以杰出的才能使之完美无缺的这种

“生菜篮子”，终于成为国车的典范。这囚车将苦役犯运

往监狱，代替了过去那种可怕的运货马车。虽然《曼依·莱

斯戈》一书对这种货车大加赞赏，它仍然是往日文明中丢

人的东西。

人们先用“生菜篮子”将首都各监狱中被控告的罪犯

送到司法大厦由预审法官对他们进行审讯，用监狱的行话

说，叫做“受训”。如果属于轻罪，被告便在司法大厦接

受正式审判。如果属于重罪，即司法大厦里的人所说的“大

案”，则要把犯人从拘留所转移到司法大厦附属监狱，也

就是塞纳省法院所在地。最后，死刑犯被装入“生菜篮子”，

从比塞特尔监狱送到圣雅克门。七月革命以来，圣雅克门

成了执行死刑的场所。从前行刑的地点在沙滩广场，犯人

被装在卖柴商用的那种运货小车里，从附属监狱拉到沙滩

广场。由于慈善观念的发展，这些不幸的人再也不用在这

段路程上受苦了。那种货车如今只用于搬运绞架了。有个

著名的死刑犯登上“生菜篮子”后对他的同伙说；“现在

是马儿的事了！”如果没有上述解释，这句话的意思就难

以明白了。如今受极刑，哪里也比不上巴黎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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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，两个“生菜篮子”一大早从拉福尔斯监狱拘

留所出来，不同寻常地将两名囚犯解送到司法大厦附属监

狱去。每个篮子各关一名犯人。

十分之九的读者，以及剩下的十分之一读者中十分之

九的人，肯定弄不清下列词汇间的重大差别：被控告者、

犯人、被告、被监禁者、拘留所、法院或羁押所。因此，

他们确实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全部刑法都在这里，下文即

将对它作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，以使读者有这方面的知

识，并使这个故事的结局一目了然。

当人们知道第一个“生菜篮子”里装的是雅克·柯兰，

第二个“生菜篮子”里装的是理希连时，他们肯定会产生

很大兴趣。理希连在几小时之内从上层社会的顶峰跌入黑

牢的底部。两个同谋的态度各有特点。这决定命运的凶险

的囚车经过圣安东尼街和马特鲁瓦街，从那里到达河堤，

再从圣冉拱廊下驶过，然后穿越市府广场。这拱廊如今成

了宽广的市府大楼中塞纳省省长官邸的入口。这一路，理

希连·德·鲁邦普雷一直躲在角落里，避开过路行人投向

国车铁丝网的视线。而那个大胆的苦役犯处身于执达吏与

警察之间，把脸贴在国车的铁丝网上。执达吏和警察对他

们的“生菜篮子”的牢固很有把握，两人自由自在地聊着

天。

一八三○年七月的日日夜夜以及猛烈的风暴和巨大

的轰鸣声掩盖了在此之前发生的事件。这一年的后六个

月，政治上的利益关系又完全吸引了法国的注意力，所以

至今没有人再能回忆起，或有的人勉强才回忆起那些个

人、司法和金融的悲惨事件，不管这些事件是何等离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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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事件在这一年头六个月内层出不穷，能满足巴黎爱好

打听消息的人一年的享受。必须指出，当时一名西班牙教

士在一个妓女寓所被捕；德·格朗利厄小姐的未婚夫、风

流倜傥的理希连·德·鲁邦普雷在通向意大利的大路旁格

莱兹小村被抓获；这两人都被指控犯有谋财害命罪，所得

钱财高达七百万法郎。这消息一时震撼了巴黎。这桩官司

引起人们议论纷纷，大家对它的兴趣有几天竟然超过了对

查理十世治下的最后选举结果的高度关心。

首先，引起这一刑事诉讼的部分原因是德·纽沁根男

爵的控告。其次，理希连在即将成为首相私人秘书的时刻

被捕，震动了巴黎社会的最高层。巴黎每一个沙龙里，不

止一个年轻人都会回忆起，当理希连博得美丽的德·莫弗

里涅斯公爵夫人的青眯、所有女人都知道理希连引起国家

要人之一的妻子德·赛里奇夫人的兴趣时，自己曾经怎样

羡慕过理希连。最后，受害人以俊美外表在巴黎各个社交

圈子，包括上流社会、金融界、妓女行列、青年人中间和

文人圈子内都享有盛名。两天来，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两起

被捕事件。承办此案的预审法官卡缪索先生已经看到通过

这一案子能使自己飞黄腾达。为了加快办案速度，他已下

达指令，理希连一旦从枫丹白露到达巴黎，便将这两名犯

人从拉福尔斯监狱移送司法大厦附属监狱。卡洛斯神甫在

拉福尔斯监狱只呆了十二小时，理希连只呆了半夜，所以

对这个监狱不必进行详细描述，而且它以后也被完全改建

了。至于犯人入狱登记的具体做法，则与司法大厦附属监

狱相似，要说也是重复了。

不过，在讲述刑事预审那可怕的一幕前，如上所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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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一下这类诉讼的一般过程，还是有必要的。这样做的

原因，首先，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会在法国和外国得

到更好的理解；其次，那些对这方面情况毫不了解的人，

对拿破仑治下立法者设计的刑法结构会大加赞赏。而且，

这一伟大而壮观的法典此刻正面临着所谓固定刑罚制的

威胁，这样做就更为必要了。

一个人犯了罪，如果属于现行，受指控者就被送到附

近的拘留所，关进又黑又小的四室。老百姓管这种囚室叫

“小提琴”，这大概是由于犯人在里面又哭又喊，好像在

奏乐。受指控的人从这里被带到警察分局局长面前，由局

长开始预审。如果属于错抓，局长可以将其释放。最后，

受指控的人被解送到省拘留所，听候检察官和预审法官随

时提审。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得到通知的快慢要看案情严重

的程度。他们来到后对尚属临时拘留的人进行审问。预审

法官根据对案情性质的推定，发出拘留证，将被控告人在

拘留所监禁。巴黎有三座拘留所：圣贝拉日、拉福尔斯和

马德洛奈特。

请大家注意“受指控人”这个词的含义。我们的刑法

对犯罪行为的提出有三种主要区别：指控、羁押、起诉。

只要拘捕证尚未签发，被推定为犯罪或犯有严重不法行为

的人就是“受指控人”。拘捕证签发后，这类人便成了嫌

疑犯。预审结束前，他们始终是嫌疑犯。预审结束后，法

院一旦认为应将他们提交法院审判，王国法院根据检察长

的呈请认为有足够证据将他们移交重罪法庭受审，他们就

成了被告。因此，被怀疑犯罪的人，在到所谓国家法庭受

审前，要经过这三个不同阶段，过三次筛子。在第一阶段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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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罪的人拥有很多为自己辩白的手段；公众、看守、警察。

在第二阶段，他们面对一位法官，与证人对质，受巴黎某

一法庭或外省法庭的审讯。到了第三阶段，他们要在十二

名法官前受审，如果审判有误或未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审

理，被告可以将这些法官作出的移送重罪法庭的判决提交

最高法院，向最高法院上诉。当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时，

真不知道它对民众、行政和司法当局造成怎样的侮辱。所

以我们认为，在巴黎（我们不谈法院的其他管辖区），一

个无辜者坐到重罪法庭被告席上的这种事极不容易发生。

在押犯，就是已被判刑的人。我们的刑法创立了拘留

所，羁押所和监狱三种不同机构，分别关押嫌疑犯，被告

和在押犯。监狱里允许用轻度刑罚，这是对轻度犯法者的

惩处。羁押是一种身体受刑，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加辱刑。

所以，今天提出建立惩戒制度的人就是要动摇这受人赞美

的刑法。这一刑法中，各种刑罚分门别类，极为细致，而

那些主张建立惩戒制度的人将会对小过失和大罪行进行

几乎同样严厉的惩处。大家也可以在“政治生活场景”（见

《一桩神秘的案件》）中对共和历四年雾月法典中的刑法

与取代它的拿破仑法典中的刑法的奇异差别进行比较。

在大部分与此案相似的大案中，被指控者很快都成了

嫌疑犯。司法部门立即发出羁押证或逮捕证。实际上，在

绝大多数案例中，被指控者要么在逃，要么该是当场被捕。

所以，如人们所看到的，只是作为执行机构的警察局，还

有法院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艾丝苔的寓所。这无

论如何不是科朗坦出于报复而向司法警察告密的结果，而

是德·纽沁根男爵对七十五万法郎盗窃案的揭发而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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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

第一辆囚车载着雅克·柯兰。当它驶到圣冉拱廊这狭

窄而阴暗的通道时遇上交通阻塞，车子不得不在拱廊下停

住。犯人的眼睛透过铁丝网像红宝石似地炯炯发光，尽管

前一天他还在装作生命垂危，连拉福尔斯监狱长都以为必

须为他请医生。这时候，警察和执达吏都没有回头看望他

们的“顾客”，他那双光芒四射的眼睛可以到处瞄睃，说

着明白无误的语言，像波皮诺先生这样精明的预审法官一

定会认出他就是读圣的苦役犯。“生菜篮子”一驶出拉福

尔斯监狱大门，雅克·柯兰便一路留意，注视周围的一切。

尽管车子走得很快，他还是用贪婪的目光全面扫视路旁所

有房舍，从顶层直到底层。他观看每一个行人，对他们进

行分析。他能抓住大量事物和众多行人之间的细微区别，

连上帝对自己的每个造物的才能如何，要达到什么目的，

都没有他了解得清楚。他怀着希望，像贺拉斯家族最后一

个人那样手持利剑，等待别人前来救援。除了这个身陷囹

圄的马基亚维里外，别的任何人都会觉得这一希望是那样

渺茫，所以也就听之任之了。所有的罪犯都会这样做。巴

黎的司法和警察当局对犯人看管极为严厉，尤其像对理希

连和雅克·柯兰这样被单独关押的犯人，他们中间没有人

会想到进行反抗。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犯人如何突然落入与

世隔绝的状态：逮捕他的警察、审问他的警察分局局长、

将他带往监狱的人、将他投入人们所说的黑牢的监狱看

守、架着他的双臂把他装进“生菜篮子”里的人，所有这

些人，从他被捕那一刻起，都聚集在他的周围，要么一言

不发，要么记下他所说的话，向警察局或法庭报告。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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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界与犯人之间一下于形成的完全隔绝，会极大扰乱犯人

的官能，使他的精神极度沮丧，特别是对于一个已往经历

中从未接触过司法行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。司法当局有沉

默的高墙和冷若冰霜的官员作帮手，犯人与法官的较量就

更为可怕了。

然而，雅克·柯兰，或者说卡洛斯·埃雷拉（必须根

据不同环境用这个或那个名字称呼他），对警察、监狱和

法院这一套早就了如指掌。所以，这个施展诡计、拖人下

水的老手使出浑身解数，拿出非凡绝伦的表演手段，装出

一副无辜者的惊异和幼稚相，并给法官演了一幕生命垂危

的喜剧。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，亚细亚这个见多识广的洛

屈斯特让他吃了药效缓和的毒药，使之产生了这种患上致

死病症的假象。由于发生了这突如其来的中风，卡缪索先

生的行动，警察分局局长的行动，以及检察官的审问活动

都被取消了。

当人们把他从阁楼抬下来的时候，他全身可怕地抽搐

着。卡缪索先生见这位所谓教士饱受痛苦的模样，吓得大

叫道：“他服毒了！”

四个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将卡洛斯神甫从楼梯抬

到艾丝苔的卧室。所有的法官和警察都已经聚集在那里。

“如果他有罪，这便是他最好的做法。”检察官说。

“那么，你是相信他病了⋯⋯”警察分局局长问。

警方总是怀疑一切。人们可以猜测到，这三位执法人

员当时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，雅克·柯兰从他们的表情中

揣摸到他们悄悄谈话的含意，于是加以利用，使逮捕时的

简单审问无法进行或变得毫无意义。他含含糊糊地说了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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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话，西班牙语和法语混在一起，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拉福尔斯监狱保安队长（这是“保安警察纵队队长”

的简称）比比一吕班从前曾在伏盖夫人的平民膳宿公寓逮

捕过雅克·柯兰。这位队长当时正在外省出差，一位被指

定作比比一吕班接替人的警察行使他的职务，而他不认识

这个苦狱犯。所以，雅克·柯兰的那套花招一开始便能得

逞。

比比-吕班原来也是苦狱犯，曾与雅克·柯兰同时坐
牢，但却是他的私敌。这种敌意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雅

克·柯兰与他争吵中始终占据上风，而且“鬼上当”对待

他的这个伙伴盛气凌人。另外，在十年中，雅克·柯兰是

那些被释放的苦狱犯的保护人，是他们在巴黎的首领和谋

士，是他们的代理人，因而也成了比比-吕班的仇敌。
雅克·柯兰虽然被单独监禁，他仍然指望他的左右手

亚细亚能保持对他的绝对忠诚，机智地为他效劳，也许帕

卡尔也能如此。他的这位细心的副手一旦将盗窃的七十五

万法郎藏匿好，又能来听候他的吩咐，这该叫他多么高兴。

这就是他为什么聚精会神密切注视路途上一切动静的原

因。事情也真奇怪，这种希望即将完全变成现实。

圣冉街拱廊的两堵大墙离地六尺高的墙面总是覆盖

着污泥，那是路旁阴沟溅起的污泥。行人为了躲避川流不

息的马车和手推车的所谓“轮脚”的碰撞，只好走到墙脚

石后边去，那些墙脚石也早被车轮毂撞得破烂不堪了。采

石工人的大车在这里不止一次压坏过粗心大意的行人。巴

黎的许多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如此。这一细节能使人明白

圣冉街拱廊是多么狭窄，而且是多么容易被堵塞。如果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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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出租马车从沙滩广场进入这里，同时有一个果蔬商贩推

着装满苹果的小车从马特鲁瓦街过来，那么第三辆车的突

然出现就会引起阻塞。行人慌张地避开，寻找一块能保护

他们不受车轮我轧伤的墙脚石。这墙脚石很长，后来通过

法律才把它们截短。

“生菜篮子”到达这里时，拱廊街正被一个果蔬商贩

堵住。奇怪的是，尽管水果店数量不断增加，这种推车商

贩在巴黎城中依然存在。虽然这个女商贩面目丑陋，散发

着犯罪的气味，但她确实是个沿街叫卖的女商贩，如果那

时设立了城市警察，他也会让她推车过去，而不要求她出

示营业执照。她头上包着一块破旧方格布头巾，野猪毛似

的头发一撮撮地露在外面倒竖着。通红的脖子满是皱痕，

叫人厌恶。方围巾无法完全盖住她那经受风吹日晒、泥里

滚土里爬而变成古铜色的皮肤。连衣裙好像是破旧的帷

幔。脚上的鞋怪模怪样，使人以为它在嘲笑满是斑痕的面

孔和破烂的连衣裙。再看那胸前的围裙，成了什么样

子⋯⋯比膏药还要脏！这衣衫褴楼令人厌恶的流动小贩，

敏感的人十步之外就能闻到她的呛人气味。她的那双手肯

定参加过无数次收割庄稼的活儿！这个女人要么来自德国

的巫魔夜会，要么来自乞丐收容所。可是，再瞧瞧她的目

光！⋯⋯当她的眼睛射出的磁铁般吸引人的光芒与雅

克·柯兰的目光相遇并勾通含意时，那眼中蕴含着多少大

胆的智慧，蕴含着多少勃勃生机！

“靠边，老东西！⋯⋯”车夫用嘶哑的声音嚷着。

“你不是要撞死我吗，给断头台赶车的！”她回答说，

“你的货还不如我的货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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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商贩试图退到两块墙脚石之间，以便给马车让道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她把道路堵住了片刻，这是执行她计划的必

要时间。

“哦，亚细亚！”雅克·柯兰心里说，他立刻认出了

他的同伙，“一切顺利。”

车夫一直跟亚细亚骂骂咧咧。车辆在马特鲁瓦街越积

越多。

“哎！⋯⋯贝凯雷菲尔马蒂，苏尼拉，维德莱姆！⋯⋯”

亚细亚老婆子用街上小贩特有的伊利诺斯州的口音喊着，

这口音使话语全然走了样，成了只有巴黎人才能听懂的象

声词。

街上熙熙攘攘，挤到一块儿的车夫吆喝着，谁也不会

去注意这听起来颇似小贩的粗野的叫卖声。然而，这叫声

对雅克·柯兰来说却清晰可辨，它是用走调的意大利语和

普罗旺斯语混合起来的约定的隐语，传到雅克·柯兰耳朵

里的是这样一句可怕的话：“你的可怜的孩子已经被捕。

我在这里照应你。你很快会再次见到我⋯⋯”

雅克·柯兰盼望能与外界勾通消息。正当他为战胜了

司法人员而感到无限欣喜时，听到这话犹如当头挨了一

棒。换了别人，也许就被打死了。

“理希连被捕了！⋯⋯”他心里想，差点儿昏过去。

这消息对他来说，比起他的上诉被驳回，他被判处死刑，

还要可怕。

这两个“生菜篮子”现在正向河堤方向驶去。在这两

辆囚车向附属监狱行进的时候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座监

狱，何况这则故事的情节发展也要求这样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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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属监狱是个历史性名称。它的名称很可怕，它的实

质更加可怕。它与法国历次革命，尤其与巴黎的历次革命

紧密相关。大部分重要案犯都在这里关押过。如果说巴黎

所有古迹中它是最重要的，那么社会上层的人对它也最不

了解。这段历史性的题外话虽然极为必要，但也得长话短

说，要与奔驰的“生菜篮子”一样飞快结束。

这座建筑的乌黑的高墙伴随着三座圆锥形高大塔楼，

其中两座几乎连在一起，形成人称眼镜堤岸的阴沉神秘的

一景。不管是哪一个巴黎人，哪一个外国人或外省人，即

使他在巴黎只停留两天，他也会看到这幢建筑物。这个堤

岸从汇兑桥下方开始，一直延伸到新桥。另一侧有一座方

形塔楼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钟楼，圣巴尔泰勒米之夜的信

号便是从这里发出的。这座塔楼几乎与圣雅克屠宰场的钟

楼一样高，它是司法大厦的起点，也是这个河堤的堤角。

这四座塔楼，这些高墙，都蒙着黑糊糊的裹尸布，巴黎朝

北的墙面都是如此。堤岸中段，从荒凉的拱廊开始，建有

一些私人房屋。亨利四世时代造了新桥，私人建筑的范围

也就被限定了。王家广场与王妃广场极其相似，属于同一

建筑体系，砖墙四周砌有连接成锁链状的大块石头。这拱

廊和阿尔莱街标志着司法大厦的西界。过去，巴黎警察局，

最高法院的前几任院长官邸，都附属于司法大厦。审计法

院和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也在这里，与最高法院即

王国法院在一起。人们可以看到，大革命以前，司法大厦

处于今天人们所追求的与其他地方隔绝的状态。

这个方形地带，这个由房屋和高大建筑组成的岛上，

有圣夏佩尔教堂，它是圣路易岛上珠宝匣中最为光彩夺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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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宝石。这块地方是巴黎的圣地，是神圣地带，是珍藏圣

物的场所。当初，这块地方原是第一座完整的城池，王妃

广场的所在地本是一片草场，附属于王家领地，那里有一

台铸币机。通向新桥的那条街名叫钱币街，这个名字便由

此而来。三座圆形塔楼中的第二座名叫银钱塔楼，它的名

字也来源于此，这似乎证明最初这里曾铸造过钱币。那著

名的铸币机在巴黎老地图上还能找到，它似乎晚于司法大

厦内铸币的时间，大概是铸币技术臻于完善的产物。第一

座塔楼几乎紧贴着银钱塔楼，叫蒙哥马利塔。第三座最小，

但它是三座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，因为还留着雉堞。它叫

蓬贝克塔楼。圣夏佩尔教堂和这四座塔楼（包括钟楼）清

晰地界定了从墨洛温王朝的王族开始直到瓦卢瓦王族修

建第一所房屋之前这座宫殿的占地范围，也就是土地管理

局职员所说的周边。但是，在我们看来，以及从后世的演

变来说，这座宫殿更集中地代表了圣路易时代。

查理五世最先把这座宫殿让给了当时新设立的最高

法院，他在巴士底狱的庇护下，迁往著名的圣波尔大厦居

住，以后又在这座大厦后面修建了图尔奈勒宫。在瓦卢瓦

王朝末代王族统治期间，王权又从巴士底迁住罗浮宫。罗

浮宫也就成了这个王朝的第一个巴士底狱。法国历代国王

的第一个住所是圣路易宫，后来只保留“宫殿”的称呼，

说明这是最华美的宫殿。现在这座宫殿已经埋在司法大厦

下面，成了它的地下室。这是因为这座宫殿像巴黎圣母院

大教堂一样建筑在塞纳河上，它修建得非常精巧，塞纳河

的最高水位也只能勉强覆盖它的最下层台阶。时钟堤岸高

出这些古建筑二十尺左右，车辆便在这三座塔楼粗大柱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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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柱头高度上行驶。昔日，这些塔楼的高贵气派该与宫殿

的壮丽典雅相互辉映，构成水上美景。时至今日，这三座

塔楼在高度上仍然能与巴黎那些最高的历史古迹媲美。当

人们登上先贤词的顶塔，眺望这辽阔的都城时，王宫与圣

夏佩尔教堂在如此众多的纪念性建筑物中仍然显得最为

壮观。如今，你在司法大厦宽广的休息厅中踱步时，你便

是走在我国历代国王居住的这座宫殿上。这座宫殿曾是建

筑奇观，至今在智慧的诗人眼中，仍然如此。诗人来到这

里端详附属监狱，同时对宫殿进行研究。哎！附属监狱侵

入了国王的宫殿。看到在这座将十二世纪的拜占庭式、罗

曼式和哥特式的古老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瑰丽殿堂中，怎

样修建没有阳光和空气的牢房、斗室、过道、住宅和房间

时，人们会感到何等痛心！这座宫殿属于第一时期宏伟的

法国史，就像布卢瓦城堡属于第二时期宏伟的法国史一

样。在布洛瓦城堡（见哲学研究《卡特丽娜·德·美第奇

研究》）的一个庭院里，你可以欣赏到布洛瓦伯爵们的城

堡，路易十二的城堡，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和加斯东的城

堡。同样，在附属监狱，就在同一围墙内，你可以找到法

国早期各王族的建筑特征，在圣夏佩尔教堂可以看到圣路

易时代的建筑。如果你能出几百万，如果你想拯救巴黎的

摇篮，历代国王的摇篮，并设法使巴黎和朝廷拥有一座与

法国相称的宫殿，你要除了建筑师外再请一两位诗人，这

是向市政管理提出的忠告。这是在开始行动之前需要花几

年时间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。再有一两座像芝麻菜监狱这

样的监狱，圣路易官就得救了。

如同远古时代的动物被埋到了蒙马特尔石灰层中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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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，这座巨大宫殿如今已被埋在司法大厦和河堤之下，而

且伤痕累累，惨不忍睹。它受到的最大伤害，就是成了司

法大厦！这句话，大家都很明白。君主政体初期，罪大恶

极的犯人和大小领地占有者，都被带到国王那里，并被关

押在附属监狱里。农民和市民当时属于城市或领主裁判管

辖区管辖。由于抓不到很多这种要犯，附属监狱对国王司

法机构来说已经够用了。最初的附属监狱的确切位置，现

在已经难以知晓。不过，既然圣路易官的御厨房，也就是

今天人们所说的“鼠笼”这地方还存在，这就可以推测，

原始的附属监狱大概位于一八二五年最高法院审判厅，就

是在通向宫廷的室外大楼梯右侧拱廊下面。直到一八二五

年，死刑犯都从这里出发去受极刑。所有的要犯，政治牺

牲品，像德·安克尔元帅夫人和法国王后，桑勃朗塞和马

尔泽尔布，达米安和丹东，德律和卡斯坦，都从这里走向

刑场。富基埃一坦维尔的办公室，也就是现任检察长的办

公室，其位置就在公诉人可以看到革命法庭刚刚判处死刑

的人被装在小车里从他前面经过的地方。这样，这个掌握

生杀大权的人便能向那一批批被判死刑的人看上最后一

眼。

一八二五年以来，德·佩罗奈先生内阁期间，司法大

厦经历了重大变化。附属监狱旧的边门，本是举行犯人入

狱登记和更衣仪式的场所，这时已被封闭。这门改到了现

今它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钟塔楼和蒙哥马利塔楼之间有拱

廊的一个内院里。院子左侧是“鼠笼”，右侧便是这道门。

“生菜篮子”进入这个很不规则的院子，可以停在那里，

也可以自如地转换方向。万一发生骚乱，拱廊上粗大的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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